
沁县素有“冀南文薮”的美誉。
人说“沁县狗咬‘三字经’”，这是外乡人由衷的赞誉，

也是沁县人朴实的自豪。
提到沁县，不管是沁县人还是上党人乃至三晋人，都

会说：沁县是文化县，沁县耕读传家，沁县的文人多，沁县
的文化底蕴深厚。

沁县的每一个人，都受沁县文化的浸润，时刻能够汲
取沁县文化丰富的营养，感受沁县文化的博大精深，分享
沁县文化给予自己的荣光。

沁县的文化，确有其历史的渊源，有其繁荣的土壤。
发扬沁县文化，首先应该了解沁县的历史文化脉络，把握
沁县文化的内涵，进而传承沁县文化，传播沁县文明，让
沁县文化之光倍加耀眼。

本章原载 2018 年第三期《文史月刊》。

沁县之源———先商文化

沁县地处太行、太岳两山之间，县境内河流纵横，气
候温润，土地肥沃，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优越
的自然环境。近年来，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李嵘带领
考古队，对沁县历史文化遗址开展文物调查，在南涅水、
二神、道兴东寨上、圪芦河庙上等地，发现了大量的仰韶

文化、龙山文
化和夏商周文
化遗存，其年
代 跨 度 之 大 、
文化序列之清
晰、存在范围
之密集，在中
原地区非常罕
见，这一发现
进一步摸清浊
漳河流域古文
化 遗 存 情 况 ，
探寻出沁县历
史 文 化 的 脉
络，为了解研
究沁县文化提
供了有力的依
据。

沁县学者
王中庆先生经
过 深 入 研 究 ，
认为先商族起
源于浊漳河西

源，2010 年 3 月在《山西日报》发表了《晋之南商之源》一
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许多专家的认
可。先商文化研究结论得出，五帝时代的帝喾曾活动在漳
河流域，属帝喾后裔的先商族兴起于漳河上游，先商族的
祖先契曾是遏守漳水源头太岳山孔道要冲处的阏伯，因
此而有地名阏与传世。帝尧时代，迁阏伯（契）于漳河中、
下游，自此，商民族便在中原一带发展壮大起来。由帝舜
时代起，阏与聚落的首领称阏父（“虞阏父为周陶正”），阏
氏一族历夏、商、周三朝，代有政声，堪称华夏人文的名门
望族。

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从先商文化到夏商周文化，
在沁县境内环环相接，未曾中断。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历
史有多漫长，沁县的历史文化就有多悠久；黄土高原的积
淀有多深厚，沁县的历史文化就有多厚重。

沁县之根———铜革是文化

时代有更替，往来成古今。
沁县的前身是沁州。沁州在金代天会六年至清朝末

年的 700 多年中，州治就在今天的沁县城（这段时间以前
的州治在沁源城），领沁源、武乡二县。宋太平兴国二年
(977)，置威胜军。元光二年(1223)，升沁州为义胜节镇军。
威胜军下辖的铜革是县，在《左传》中有记载，周敬王 6 年
（公元前 514 年）开始设县，乐霄为铜革是大夫，是中国历史
上建制最早的县份。而铜革是二字有史可考的是铜革是宫，比
铜革是县名的出现还要早 69 年。铜革是宫建在沁县新店镇古
城村南面的沙圪道周围，主要作用是接待使节和会盟诸
侯。铜革是是春秋时期晋国的陪都，铜革是宫作为晋国当时建
造的大型宫殿，作为晋国东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
心，在晋国完成其霸业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春秋时期，铜革是由于区位重要，政治优越，军事争霸，
人文荟萃，出现了一位影响晋国发展的重量级人物———
羊舌赤。羊舌赤是春秋时晋国中军尉，字伯华，因其封地
铜革是，食采铜革是，时称“铜革是 ˙伯华”。《史记 仲尼弟子》载，
孔子最崇拜的山西人就是铜革是伯华。伯华去世后，孔子叹

曰:“铜革是伯华无死，天下有定矣。”孔子认为，假如铜革是伯
华不死，天下就会安定。铜革是伯华何以有这样大的能量，
何以能赢得孔子的崇拜？孔子这样评价他：其幼也，敏而
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可
见，孔子对铜革是伯华崇拜到什么程度。由此我们也可想而
知，春秋时期铜革是的“领导人”铜革是伯华，对铜革是文化的影
响有多大！应该说，沁县文化的渊源，最早就在铜革是伯华
那里。

据史料记载，汉朝时期古铜革是已是“家有塾，党有庠，
术有序，国有学”了。东汉中期始有名叫“铜革是儒学”的官
学，学宫建在古城村（唐朝迁至故县镇，遗址均不存）。隋
朝发展到了“庠序盈门”的鼎盛时期，不仅私塾的数目增
多，而且办学形式多样：有设帐授徒的“门馆”、有乡党村
办的“团馆”、有专教族内子弟的“东馆”、有官绅捐资办
的“义馆”、还有利用庙产或其他公产办的“庙馆”。

隋朝科举考试兴起之时，千古大儒“龙门王通”在沁
县的铜革是山筑室读书，布坛讲学，这在省州地方志均有
记载，沁州建有文中子庙，沁州也曾出土薛收撰 《文中
子墓志》，金代的元好问两次来沁县看过此碑，可见文
中子当年在铜革是的讲学，影响颇大，就连唐朝的开国元
勋、当时雍州人李靖都被吸引了过来，流寓铜革是，以至
沁州人为之立碑祭祀。汪灏赞王通“帐前子弟多公辅”，
琠吴 对王通更有“房魏勋名远，河汾教泽长”的称颂。

原为修书之所后演变为生员读书官府讲学的书院，唐朝
后期也在古铜革是出现，当时叫“铜革是书院”，后人称之
为古铜革是书院。隋唐时期的铜革是县隶属沁州，宋代的铜
革是县隶属威胜军。在宋代中国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沁
县境内又兴办“铜川书院”。书院作为地域传统教育的
重要形式，其最大特色是由民间办学者传办，具有鲜明
的文化性和地方性，教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之道，经世安邦之策，充分体现一方文化生生不
息、刚毅诚信、博厚悠远、仁爱通和之精神。不同时代
书院的兴起和发展，对于继承铜革是优良传统、传承传统
经典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沁县尚有“铜
革是盛宴”“铜革是小米”等商号，县城规划详规中开发的
新区，仍然叫作铜革是新区。

铜革是县历时 1900 余年，由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
和军事的发展，铜革是城历经沧桑，三度迁址，其城址先
后位于厂亭、古城、故县镇，明洪武元年省入沁州，铜
革是不复存在。

沁县之本———耕读文化

沁县有联曰：“耕读两途读可荣身耕可富，勤俭二
事勤能创业俭能成”，这确是沁县人崇尚耕读文化的真
实写照。古往今来，沁县一般日子稍微过得去的人家，
往往是大人们每日勤勤恳恳地耕田，同时督促孩子们认
认真真地读书。家庭的生计在田地里，而家庭的希望在
书本里。沁县人普遍把“耕读度日”“耕读为乐”作为
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对文化人和“书香门第”总是高
看一眼，敬意油然而生。

沁县有耕读传家的美誉，古往今来“致力耕农，不
事商贾”。沁县由于自然条件所限，自古就是贫苦之地。
明代一知州留在沁县的诗句中曾有“千家长年陶室夜”
的记载，说的是当时的沁县人因为贫穷，晚上都点不起
油灯。因为经济链条单一收入低微，首先是缺少经营的
资本，没法做生意；其次是受农耕文明的影响，打心底
里轻视做生意，总认为无商不奸，经商就得“杀”人。
因而沁县人在文明的演进中，地域特色尤为鲜明。

男耕女织是老一辈沁县人的本色。“男人不忘秋杀
（翻） 地，女人不忘夜纺花”是挂在沁县人口头的一句
话，沁县人把翻地叫做杀地。过去的年代，秋天里如果

有谁家不杀地，那是要遭人耻笑，被贴上懒的标签的。
沁县人认为“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一个正儿八经的
庄稼人，是应该把庄稼服侍好的。施肥不能减少份量，
搂锄不能减少次数，必须按照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方式
精耕细种，否则就对不起庄稼，对不起自己的良心，这
也是沁县农民的底线。

沁县土地贫瘠，产量轻薄，自古以来就是“吃不
饱，饿不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沁县人的选择就是

“鲤鱼跃龙门”，坚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沁县
人种地卖粮辛辛苦苦攒下钱，形成了固定的消费模式：
一是供孩子念书，二是娶媳妇，三是盖房子，四是穿衣
服，五是吃。沁县人把吃饭看的非常次要，但是把让孩
子上学看的非常重要。这和沁县相邻的某县相比，正好
颠倒了顺序，人家是把吃和穿放在第一位的。过去沁县
人在家中的墙上贴的是年画和奖状，如今年画不贴了，
但奖状还是要贴在家中醒目的位置，既是对孩子的一种
激励，也是家长的一种炫耀。沁县人看病借钱不一定容

易，但孩子上学借钱是非常容易的。因为孩子上学变卖
家当的人家多得是。北乡漳源镇有一户人家，家中领养
的一个儿子，学习非常勤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升入
沁县中学五县班学习，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医科
大学。虽然当时的学费并不高，但家中穷的就是拿不出
来。父母起先变卖家中的物件，后来干脆连几间破房子
也卖掉供孩子上学，直至孩子考入研究生参加工作后，
才又把原来的老房子赎回来。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少家庭的孩子，高考落第就选择复读，甚至三考四
考，直至考中为止。农村中有不少家庭，所有的孩子悉
数走进大学校门，相继考入硕士、博士。

沁县人的骨子里，遗传着好读书、勤读书的基因。
仅清代一朝，沁县考中进士的就有 17 人，远远高出周边
其他县份。明代新店杨尤奇及其子弟三人相继中进士，
乡邻称“三进士之家”。州城张孝扌呈 家在明清两朝五人
中进士，五人中举，州人谓之“一门五进士，两代五举
人”“沁人举业之盛，无出张氏右者”。到了清朝中期，
徐村吴王典家族五代六进士、四举人、八贡生，声誉竟然
超过张氏家族。民国期间，沁县在并乡情自发筹资成立

“沁县私立铜川中学”，面向全省招生。1958 年，沁县中
学考入北京大学四人，1960 年考入清华大学四人，一举
奠定了解放后教育强县的基础，沁县中学在 1960 年被省
教育厅命名为山西省首批 11 所重点中学之一。1997 年，
沁县中学高考升学率达到 54%，全长治市 600 分以上的
7 名考生中沁中占了 4 名，王文毅以 627 分夺得全市高
考状元。2000 年至 2013 年的 14 年中，全县有李君、田
雷、张众、李擎和武录里 5 人夺得长治市中考状元。
2017 年全县高考二本以上达线 560 人，为历史之最。沁
县在外就读学生，每年都有问鼎清华、北大的，着实为
沁县人的骄傲。

今天，走在沁县的乡村，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农家的
大门上挂有“耕读”“耕读延风”“耕读门第”的匾
额，人们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把读书作为一种崇拜，
把读书作为一种追求，并千方百计、世世代代不辍努
力。可以说，耕读传家的本色，是流淌在沁县人的血液
中，烙印在沁县人的骨子里的。这里面有着一种生计有
靠的自得，有着一种品味清高的自傲，有着追求上进的
自强。

沁县之魂———水性文化

沁县是浊漳河西源的源头，全县境内有较大河流六

条，而且都是源头水，地下水，上游水，仅地处册村镇
后泉村的皇后泉，每天的出水量就在一万吨，是黄土高
原乃至华北地区的富水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
期间，县委提出“拦断漳河，水不出县”的号召，立志
要把沁县的旱田变水田，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奋战三年，
建成大小水库 13 座，形成了“葡萄式的水库群，蛛网式
的灌溉渠，蜂窝式的透河井”壮观景象，至今这些水利
工程仍在为沁县人造福，为外地人所称羡。

山有脊梁，地有灵气，水有性格，人有品格。
沁县的文化属于内陆文化，属于内陆文化中的娘子

关文化，但与娘子关文化又有所不同，是娘子关文化中
的水性文化。沁县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水的特
征，有好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勤劳。不管是长江黄河，
还是涓涓溪流，总是奔腾不息，日夜流淌。沁县劳动人
民的特点也是勤劳，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其次是有耐力。水有滴水穿石之
功，也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恒心。沁县人的性
格里也有一股韧性，只要自己认准的事情，不论有多少
艰难曲折也要争取成功。第三是灵活。水能适应外界变
化，可方可圆，可动可静，可流可滴，圆如湖泊，方比
城池，长似河流，且能上能下，能拐能弯。沁县人的性
格能伸能曲，能文能武，走到外面的沁县人，都能很快
适应各种复杂的环境，抓住机会发展自己，成龙变虎做
大做强，只要跳出沁县的沁县人，都能成为成功的人。
第四是包容。水可以滋润万物，也可以包容万物。沁县
人善于学习，沁县文化也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能够积极
接纳外界的新生事物，并在不断扬弃中改变自己。

道家学者钟情于水，常以水寓理，且有言“天下柔
者莫过于水，而能攻坚者又莫胜于水。”水之大成，是
集刚柔于一体。沁县人的性格中有水的特性，能处下不
争，既不冒尖，怕“出头的椽子先烂”，“怕枪打出头
鸟”；这是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道家智慧。同时不
甘落后，积极进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
是孔孟“修齐治平”的儒家学问。沁县人能温婉接物，
宽容待人；能审时度势，适时而为 ；能执着不渝，终成
大器。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难怪外地人说“沁县人有
沁县人的思维方式”。沁县人的这一种性格，也便是水

的品性的集大成者。

沁县之光———石刻文化

一个伟大的时代，总是需要杰出的文化与之相匹
配。北魏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北魏时期创造的文化
也无疑是杰出的。

“五胡乱华”时期，逐水草而居的鲜卑族拓跋王圭在
南迁中建立北魏，魏国为了取得中原政权的主导权，一
是实行汉化的民族政策，另一个是从佛教中寻找执政资
源，云冈石窟就是有力的证明。公元 494 年，孝文帝开
始了鲜卑民族从平城到洛阳的第三次大迁徙。当时的大
同已经相当繁华，迁都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为了迁都，
孝文帝启程前就杀掉自己反对迁都的心爱的儿子。迁都
途中也是时走时歇，当北魏的达官贵人们从榆社、祁
县、武乡的大山里走到沁县、武乡交界的涅河上游两岸
时，发现这里土地开阔、水草丰美、粮食充裕，当地人
尚处在两晋太平的世外桃源中，不禁认为已经到达目的
地，久久不愿离开。其实，南涅水正好处在大同与洛阳
的中点上，半途而废正好说的是这个节点上。也正是由
于北魏王公贵族在南涅水附近的逗留、修整乃至往返，
创造了南涅水灿烂的佛教文化。

1956 年，南涅水村民在村边取土露出了石刻， 1957
年秋省文管会开始发掘南涅水村的窖藏石刻。据发掘报
告记载，当时窖穴坑掩盖层基本上是碎石、残体、泥土
中混杂有彩色的碎泥片，中层是密集地排列摆放的大大
小小的单体像一类的石刻，最下面是一层一层成排成行
的造像石，完好无损者极少。这批石刻出土后即在当地
保存，直到 1962 年，才将石刻搬运至县城保管。由于当
时修建的文物馆地势低凹、潮湿，不利于石刻保存，
1986 年由国家投资在县城南二郎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仿
明清建筑“南涅水石刻馆”。1989 年 10 月陈列展出对外
开放。南涅水石刻馆，馆藏文物以南涅水石刻造像为
主，除陈列沁县历代精美的石雕佛像、头像 400 余件。
据碑文记载，这批石刻造像出自北魏永平元年 （508）
到北宋天圣九年 （1031） 间，保存了北魏、东魏、北齐、
隋、唐、宋大量的民间石刻艺术作品，国内颇为罕见。
石刻题材以丰富多彩的佛教活动为主，融中国民间习俗
与西域佛教为一体，分为文字造像碑、个体造像、雕刻
石像和塔形造像四大类，雕像近万尊。部分塔形造像由
389 城 （节） 刻像石叠驿成塔形，共 53 幢。有个体造馆
1161 尊 （件），大的高 2.45 米，小的高尺许，千姿百态，
是中国石雕艺术的珍品。还有文字造像碑 50 余通。除
20 通造像碑外，余皆为文字碑。南涅水石刻造像根据碑
刻，许愿文铭记载最早的为北魏永平三年 （510 年），最
晚的为北宋天圣九年 （1031 年），历时 520 年，经历了 6
个朝代，分别保存有北魏、东魏、北齐、隋、唐、北宋
时期的精美作品。这批石刻分造像塔、单体造像、造像
碑等，其中造像塔约 400 余件。这种形制石刻目前在我
国数量最多，1999 年已被中央电视台拍摄成纪录片“中
华之最”。

南涅水是北魏都城洛阳到陪都平城 （大同） 的必经
之路，由于地势平坦，周边仅有的一些石头也都是黄砂
石，不具备开凿大型石窟的条件，因而只能开凿小型的
可移动的石刻。但不论石窟还是石刻，其开凿初心是一
致的。南涅水石刻残存的造像碑上的文字虽已残缺，但
也不难看出祈愿众生如意、五谷熟成、万民安乐之意，
宗教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南涅水石刻数量庞大，内容广泛，是古代劳动人民
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佛教雕刻艺术是中华民族古老
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极高的保
护、研究价值。这批珍贵的雕刻是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
动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组成部分，
它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极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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